
学报 2026年第3期（总第165期）

传统制造业“四化”转型：
现实基础与推进策略

陈素梅，江飞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传统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底，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十四五”时期，传统制造

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四化”） 转型中成效显著，但仍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其中，高

端化转型面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不足、产业升级节奏滞后于外迁速度、供给结构与市场竞争需求错配等困

局；智能化转型面临数据共享与安全规制的协同不足、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支撑不足等困局；绿色化转型面临绿

色贸易壁垒应对能力不足、低端产能退出机制建设滞后等困局；融合化转型面临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广度不足、

服务化转型深陷低端锁定等困局。“十五五”时期，传统制造业需坚持补短板与锻长板并举、数字赋能与系统性

转型协同、低碳生产与绿色供给并重、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赋能共进，强化“四化”之间的协同效应。推进传

统制造业“四化”转型需三维发力：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厚植产业生态，以及重塑行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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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引 言言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制造业既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载体，也在吸纳就业、创造税收

和应对内外风险中发挥“压舱石”作用，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提供坚实支撑。传统制

造业转型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实体经济根基的关键举措。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5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门类体系。其中，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

建材、轻工、机械等传统制造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推动传统制造业

转型，不仅是“十五五”时期提升经济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更是深入推进新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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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现有关于传统制造业的文献多聚焦单一维度，如对“十三五”时期的回顾性分析［1］、发达国

家经验借鉴［2］、智能制造路径探索［3］、低碳转型策略［4］等，为传统制造业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

撑。然而，现有文献在立足“十五五”全局开展系统性研究方面仍显不足。当前，传统制造业发

展的内外部环境正经历深刻变革，全球范围内，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以下简称

“四化”）成为传统制造业转型的主要方向。基于此，本文从“四化”出发，系统梳理传统制造业

在“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成效和困局，并提出在“十五五”时期的重点工作与推进策略。

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研究视角契合现实需求。“十五五”时期是传统制

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困局的关键阶段，也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

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窗口期。以“四化”为导向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已成为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核心任务，凸显了基于“四化”转型框架研判传统制造业发展基础和路径的必要性。其

二，研究内容更具时效性。本文聚焦“十四五”时期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成效和困局，前瞻性地提

出“十五五”时期传统制造业转型的重点工作，旨在为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

参考。

二二、、““十四五十四五””时期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四大成效时期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四大成效

“十四五”时期，面对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多重挑战，传统制造业

展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和战略主动性。传统制造业不仅有效稳住了宏观经济基本盘，更在“四化”

转型中取得显著成效，塑造了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国民经济的产业基础。

首先，高端化发展卓有成效。2021—2025年，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球价值链地位显著

提升。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分别为 8. 4%和 9. 2%，高出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2. 5个和3. 3个百分点。传统制造业通过吸纳前沿技术，在产品设计、工艺流

程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实现高技术化，从而实现向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环节跃升。例如，部分化工

企业转型为新能源材料供应商，部分机械企业升级为智能装备制造商。2024年，中国机电产品出

口额超过15万亿元，占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59. 4%，这显示传统制造业正从依赖成本优势转向依

托技术创新，全球价值链地位显著提升［5］。此外，传统制造业强链补链成效显著，工业基础能力

不断增强。2024年，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3. 93%，连续9年保持在93%以上，较2011年提高

6. 43个百分点，产品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明显改善。在部分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体

系已然形成。船舶工业便是典型代表，中国现已实现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大型邮

轮的全面自主研制。在龙头企业带动与中小企业协同作用下，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截至

2025年底，全国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逾14万家、“小巨人”企业1. 76万家；2025年，“小巨人”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7%。中国传统制造业正加速由技术追随向自主创新演进。

其次，智能化改造深入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进而带动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截至 2025年 6月，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

别达 84. 0%和 66. 8%；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和工业互联网体系，连接

设备超1亿台（套）。截至2026年1月，全球224家“灯塔工厂”中，中国有101家（约占45. 1%），

居全球首位，显著领先于美国（36家）和德国（17家）。数字化应用已从设备管理、生产过程控制

等领域，拓展至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工艺优化和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复杂领域，显著提高生产效

率、资源利用水平和市场响应能力，推动生产方式向集约化、柔性化转型。智能化不仅具有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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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的工具属性，还日益成为驱动传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内生动力。

再次，绿色化动能不断壮大。绿色制造已成为传统制造业转型的核心路径。截至 2024年底，

全国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 6 430家、绿色工业园区 491个，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超 20%，

初步形成规模化绿色生产体系。高耗能行业能效水平显著提高。2020—2024年，中国主要高耗能

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焦化、高炉等关键生产工序能耗实现系统性降低，钢

铁与水泥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指标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2024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年下降 23. 6%；10种主要再生资源（如废钢、废铜、废铝等）年利用量超 4亿吨，显著降低

了对原生资源的依赖。钢铁行业开展大规模超低排放改造，“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超3 900亿元，

完成 263家企业的改造，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炼钢体系；建材行业年消纳工业固体废物超 18
亿吨，202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较2020年下降17. 4%。上述进展表明，传统制造业已由末端

治理转向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成效。

最后，融合化发展持续深化，服务型制造加速演进。制造环节与研发、设计、检测和试验等

服务环节深度融合，催生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新模式。截

至 2025年，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遴选的 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中，服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稳定在 35%以上，对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各行业呈现差异化融合路径：原材料行业

构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和循环回收生态链，推动绿色转型；消费品工业依托个性化定制促进品

牌升级；装备制造业通过总集成总承包和柔性定制，实现从“产品”向“产品+服务”转变；汽车

产品属性正经历从运输工具到智能移动空间的转换。实践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打

破产业边界，促进创新要素跨领域配置，驱动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三三、、传统传统制造业制造业““四化四化””转型的困局解析转型的困局解析

当前，中国已具备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基础条件。然而，在推进传统制造业“四化”转型

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局。深入剖析这些制约因素，是“十五五”时期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推动传

统制造业“四化”转型的关键前提。

（（一一））高端化转型的结构性制约高端化转型的结构性制约

⒈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不足

尽管“十四五”时期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竞争力显著提高，但产业基础能力薄弱的

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产业链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

制造装备等核心技术仍高度依赖进口，构成制约传统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卡脖子”短板。突破

上述困局是实现传统制造业向高端跃升的前提条件。然而，关键零部件、先进材料、重大装备和

检验检测设备等高技术产品具有高度复杂的架构或工艺流程，涉及多学科交叉和系统集成，其蕴

含的大量隐性知识和工艺诀窍难以仅凭科学原理获得，主要依赖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通过反复试错

积累形成。此类知识的获取既需巨额投入，亦需较长时间沉淀，在缺乏颠覆性技术突破的条件下，

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性跨越。

⒉产业升级节奏滞后于外迁速度

伴随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外迁。同时，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加剧，

加之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尤其是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实施“中国+1”供应链布局策略［6］，

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环节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进程。其中，以中

低端加工和组装环节向东南亚经济体迁移最为典型。以纺织服装业为例，2013—2024年，中国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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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装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 11. 2个百分点，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 6. 0
个和2. 6个百分点。短期内，受益于出口结构向产业链中上游延伸，产业外迁会带动中国的中间产

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这一趋势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看，一旦东南亚经济体

形成中间产品的本地化供给能力，国际市场对中国中间产品的需求可能回落。若产业升级滞后于

外迁速度，中国产业“空心化”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⒊供给结构与市场竞争需求错配

近年来，钢铁、水泥等传统原材料产业陷入“内卷式”竞争，不仅压缩利润空间，也损害产

业生态。产生“内卷式”竞争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运行不畅。据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统计，2022年以来，钢铁产业有效需求持续萎缩，粗钢产量同步回落，中国钢材价格指数持续

下行。数据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以来，全国水泥市场价格持续走低，6月同比下跌8%，多地价

格已跌破企业成本线。从中长期看，随着房地产与基建投资等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持续

弱化，此类产业或将面临需求持续疲软的态势［7］。在服装鞋帽、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制造业，受市

场信息不对称与违规成本偏低等因素影响，该领域易陷入“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平台经济快

速发展与线上消费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同时，诸多传统制造企业在产品性能提升、款式

迭代和企业数智化转型等方面准备不足，导致产品质量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欠缺，中高端

市场占有率偏低［8–9］。

（（二二））智能化转型的双重挑战智能化转型的双重挑战

⒈数据共享与安全规制的协同不足

智能化时代要求打通企业、设备、产品、用户等多维数据链路，以充分释放数据价值。对企

业而言，数据蕴含着市场、用户、技术等关键信息，对国家而言，数据则关乎国家安全和数据主

权。这种双重属性导致企业倾向获取外部数据却不愿开放自身数据，而政府出于安全考量倾向强

化数据管制，限制数据跨境流动。加之数据标准不统一，使数据难以有效共享［10］，这降低了制造

业全流程协作效率，以及决策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上述壁垒催生大量“数据孤岛”，严重

制约了智能化转型的纵深推进。

⒉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支撑不足

智能化转型需投入大量资源和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设备改造。中小企业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

低端，利润微薄、数字人才匮乏，既难承担转型成本，也难吸引专业人才［11］。当前，政府主导的

试点示范项目和奖补资金多向大型企业倾斜，对中小企业支持不足。尽管低代码、零代码平台被

广泛推广，但在复杂工业场景中，通用工具往往难以契合产业特定需求，适配性有限。同时，多

数中小企业缺乏高质量工业数据的长期积累，制约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在生产工艺优化中的落地应

用。在全球经济低迷和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加剧，在智能化浪潮

中普遍面临“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的困境。

（（三三））绿色化转型的内外压力绿色化转型的内外压力

⒈绿色贸易壁垒应对能力不足

2026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正式实施，覆

盖钢铁、水泥、铝等基础原材料及其初级产品。这一机制将显著增加化石能源依赖度高、能源消

耗强度大的国家的成本，削弱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较高，制造业

单位产值能耗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尽管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但风电、光伏的并网消纳瓶颈仍未

突破，传统制造业仍深陷“高碳锁定”困境。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将日益倚重绿色贸易壁垒以

强化自身优势，持续压缩中国企业国际市场空间［12］。这不仅对传统优势出口产业构成新规则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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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求制造业加速绿色化转型，切实提高碳竞争力。

⒉低端产能退出机制建设滞后

制造业绿色化转型进程高度分化。一方面，部分企业在智能化和绿色化水平上已居国际前列。

另一方面，大量技术落后的企业及过剩产能仍广泛存在。从能源效率看，部分企业微观能效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但宏观整体能效仍明显落后［13］。由于市场规模庞大、需求多元，落后产能得以长

期存续，仅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淘汰。此类产能所对应的生产体系不仅单位产品物耗、碳排放强

度和单位产值能耗偏高，还存在原材料转化率低、副产品利用率不足、废弃物回收和无害化处理

能力弱等问题，因而对生态环境造成显著压力。在全球范围内，供应链脱碳已成为跨国企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核心。2025年，钢铁、水泥、铝冶炼三个行业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

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式亦由全额免费逐步转向免费与有偿相结合。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为了满足

客户需求，还是为了提升碳竞争力，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减碳压力将持续加剧。

（（四四））融合化转型的短板剖析融合化转型的短板剖析

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广度不足

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程度仍有明显差距。据亚洲开发银行

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202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为 21. 55%，较G7国家平

均值低11. 47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与工业的融合度为6. 96%，较G7国家平均值低7. 58个百

分点［14］。这一差距反映出多数中国企业仍沿用传统模式，未能有效利用市场化分工获取专业化服

务，从而制约了品牌的国际化进程。

⒉服务化转型深陷低端锁定

受长期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影响，中国传统制造企业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于安装、维修、

备件供应等低附加值环节，向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全生命周期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拓展严重

不足。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多停留在“制造+售后”模式，难以响应市场多元化需求。在推进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企业普遍缺乏对用户场景的深度理解和技术集成能力，技术供给

与用户真实需求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导致供需错配［15］。这使得融合化转型难以形成有效盈利模式，

不仅制约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还进一步加剧产品同质化和低价竞争。

四四、、““十五五十五五””时期传统制造业转型的重点工作时期传统制造业转型的重点工作

为应对前述发展困局，“十五五”时期传统制造业转型应以“四化”为核心方向，部署切实可

行的重点任务，明确清晰的转型路径。“四化”转型各有侧重，又需协同推进，共同构成传统制造

业转型的系统性实施框架。

（（一一））高端化转型需坚持补短板与锻长板并举高端化转型需坚持补短板与锻长板并举

第一，夯实产业基础能力，着力补齐产业链短板。产业基础能力是传统制造业实现高端化转

型的重要支撑，是保障产业链安全可控和推动其创新升级的核心能力，也是产业链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来源。“十五五”时期，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更趋复杂，部分西方国家可能延续技术封锁和

打压策略，持续推进地缘政治驱动下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针对传统制造业中的“卡脖子”核心

技术，中国应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基础材料等短板，提升高端轴承等基础产品，以

及重型数控机床、精密测量仪器等整机产品的可靠性，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第二，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着力锻造产业链长板，打造“杀手锏”技术，

以形成应对国际挑战、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支点。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催生大量颠覆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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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乃至产业格局的新兴技术，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窗口期。当前，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国应聚焦前沿技术，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对传统制造业全链条的赋能效

应，优化生产工艺，推进预测性维护和定制化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力争在传

统制造业领域开辟新赛道、实现技术引领。

（（二二））智能化转型需坚持数字赋能与系统性转型协同智能化转型需坚持数字赋能与系统性转型协同

第一，着力推动数字化赋能，加速产业智能化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物联网和超级计算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部署，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不断突破，产品即服务、软件即

服务及软件定义等新模式蓬勃兴起，共同为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中国应以场景深

化为导向，支持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和工业自动化企业积极拓展制造业数字化业务，提供云计

算服务、智能化解决方案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服务。同时，鼓励中国传统制造企业应用适配

性数字化技术，实现工业知识的提炼和复用，推动价值链、供应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

第二，着力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企业脱离产业链开展数字化转型易

形成“数据孤岛”，难以发挥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唯有推进系统性数字化转型，才能将传统制造

业分散的生产资源与能力整合为高效协同的网络化制造体系。通过深化大中小企业在数据、技术

和业务层面的融合，可实现大型企业平台能力与中小企业灵活性的优势互补，显著降低产业链协

同成本。此外，应构建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增强供应链韧性，提高抗风险能力，发挥传统制造

业全链条的“链式”创新效应。

（（三三））绿色化转型需坚持低碳生产与绿色供给并重绿色化转型需坚持低碳生产与绿色供给并重

第一，加快传统制造业低碳转型。钢铁、有色金属和石化等传统制造业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其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若无法有效推

进低碳转型，中国不仅将无法满足日益严格的国际市场准入条件，还可能进一步加大资源消耗，

并增加环境污染的压力，制约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应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引导

企业积极使用绿色能源，开发应用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碳技术。同时，充分运用物联网、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减少原材料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传统制造业全流程和全

生命周期的原材料减量化、副产品循环化和废弃物再利用化，稳步降低碳排放量，最终实现“双

碳”目标。

第二，提高传统制造业产品的生态环境友好水平。绿色发展理念是传统制造业发展的根本遵

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长远而言，绿色消费将逐步从高收入群

体向更广泛人群扩散，成为大众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16］。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传统制造

业应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产品设计、生产、使用和回收全过程，积极研发绿色低碳技术与工艺，

开发绿色低碳产品，扩大高品质再生材料供给，为全社会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

（（四四））融合化转型需坚持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赋能共进融合化转型需坚持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赋能共进

第一，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化，实现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传统制造业服务化是提升创新能力

的关键路径，其核心在于提高企业前端研发和设计能力。应通过智能技术和物联网重构生产流程，

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并将用户深度嵌入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过程，进而衍生出预

防性维护、个性化定制和柔性化生产等新型增值服务［17］。因此，传统制造业应将其业务范围由单

一制造环节拓展至产前、产中和产后全链条，由提供产品转向构建服务平台生态。此举不仅有助

于突破低附加值加工和组装的锁定困境，还可通过服务增值重塑产业竞争优势，有效占据“微笑

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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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动服务业深度赋能，强化现代服务业对生产全流程的渗透和支撑。加大研发服务、

数据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投入，将知识、技术和数据等关键创新要素融入制造环节，

激发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一路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趋势。中国应依托工业

互联网和智慧物流等技术，精准破解传统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低和流通成本高等问题。加强数字

信息服务与物理制造过程的深度融合，以及现代物流体系与生产供应链的无缝衔接，为传统制造

业融合化转型提供关键要素支撑。

（（五五））强化强化““四化四化””之间的协同效应之间的协同效应

“四化”协同推进更有利于加速实现传统制造业转型。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代表传统

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体现更强的产品功能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构成高端化转型的内在要求。高端

化转型以先进技术和创新研发为驱动，聚焦技术更优、性能更强和效率更高的产品开发与生产环

节，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作为推动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转

型的核心动力，智能化转型通过在传统制造业全链条中嵌入先进数字技术，在提升产品性能与品

质、满足定制化和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显著增强赋能效应，降低生产与使用环节能耗强度，助力

降本提质增效。绿色化转型释放出对环保设备、新能源、低碳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的巨大市场需

求，拓展中国传统制造业高端化、融合化转型的新领域，并为智能化转型提供丰富应用场景。同

时，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唯有契合绿色发展要求，方能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融合化转

型打破技术边界和产业边界，通过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推动工业互联

网发展，为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创造新场景、激发新需求，并为高端化转型提供关键抓手。

五五、、““十五五十五五””时期传统制造业转型的推进策略时期传统制造业转型的推进策略

“十五五”时期，传统制造业应紧抓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演进的战略机遇，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统筹推进“四化”转型。针对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难

点和瓶颈，中国应精准施策，系统把握转型重点，多措并举、协同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

（（一一））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创新驱动与强化供需适配坚持创新驱动与强化供需适配

⒈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一是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以“四化”为导向，对标国际领先的基础产品和技术，中国应系统

梳理传统制造业在“四化”转型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滚动修订《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

应明确关键基础产品的攻关重点，统筹调动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多元主体力量，综合运

用前沿技术赋能、自主创新、开放创新和技术引进等方法，逐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一

方面，进行产业基础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

“揭榜挂帅”等机制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核心技术，并推动产业化。另一方面，进行传统制造业重点

产业链技术攻关，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鼓励链主企业与链属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技术研

发上深度协作，建立平台资源共享机制，支持上游、中游和下游产品开展交叉验证与应用，形成

从基础产品创新到规模化应用的良性循环。

二是加快技术创新。应完善以需求拉动和场景牵引为核心的逆向创新机制，加强新技术、新

工艺和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推进传统制造业“四化”转型。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设包容失败的创新生态，激励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积极开展试错探

索，加速突破关键技术。健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常态化协同机制，建立产学研创新联盟，促

进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有机融通。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和风险资本，培育耐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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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创新成果的转化路径，加快原始创新向产品和产业的高效转化。

⒉提高供需动态适配能力

一是以前沿技术赋能“四化”转型，破解供需错配问题。鼓励企业深度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分析等前沿技术，精准识别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和多元化产品的需求，改变传统制造业

“闭门造车”的局面，推动生产模式由大规模标准化向个性化和柔性化转型。发展服务型制造业，

立足产业特性和差异化市场需求，分类探索共享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

新模式和新场景，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创新。

二是顺应消费模式的新变化，引领传统制造业向“四化”转型。引导企业把握居民日益注重

品质、性价比、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消费新趋势，有效满足本土市场需求。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媒

体和研究机构的引导作用，以及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推动纺织、家电家居、汽车等产业加快实

现“四化”转型。支持企业借助大数据分析、线上互动和市场调研等方式，精准识别消费者偏好，

开展针对性的研发设计和创新产品投放。鼓励企业融合文化创意、工业设计和艺术元素，强化品

牌特色，提升产品的设计感、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18］。

（（二二））厚植产业生态厚植产业生态：：协同发展大中小企业与加强市场支持协同发展大中小企业与加强市场支持

⒈协同推进大中小企业“四化”转型

一是加强重点市场主体的培育与发展。应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和重点国有企业率先推进“四化”

转型，打造一批“四化”转型标杆，加快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引领力的领军企业。把

握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产业领域延伸的机遇，在制造业细分赛道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

聚焦高端生产设备和节能环保设备等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重点扶持一批专业化、精细化、特

色化和新颖化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及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隐形冠军”企业。

二是强化对中小企业“四化”转型的支持。应充分发挥服务型制造对中小企业“四化”转型

的赋能作用，针对其共性需求提供轻量级、低成本和标准化的解决方案。支持各行业链主企业通

过开放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技术帮扶、开放共享创新资源和实施采购合作等方式，带动产业链

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推进“四化”转型。鼓励金融机构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产品创新，开

发契合中小企业“四化”转型需求的金融产品。

⒉加强“四化”市场支持

一是强化示范效应。应分行业制定“四化”转型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围绕清单所列技术组

织实施应用示范工程，以点带面推动智能、绿色等先进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规模化推广应用。

充分发挥中国市场规模庞大、应用场景丰富和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的优势，通过试点示范、政府采

购、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基金引导等方式，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应用提供示范支持。

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应针对传统制造业企业扩大再贷款适用范围，并提升额度，降低税

收优惠政策的申领门槛。深化“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差异化引导企业应用国际先进制造技术、

智能技术，以及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支持龙头企业采用国际领先装备，或联合设备制造商协

同研发先进装备，以实现技术引领；对技术能力和财务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小企业，支持其依据自

身条件有序推进设备更新，或对现有设备实施技术改造和升级。

（（三三））重塑行业秩序重塑行业秩序：：健全标准规则体系与规范竞争行为健全标准规则体系与规范竞争行为

⒈加强“四化”转型标准和规则体系建设

应加快“四化”转型标准的更新和升级，引导市场向高质量、非价格竞争方向转型。围绕传

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实施“对标提标”行动，对标国际先进标准，修订产品技术标准，提高产品信

息披露要求。加快制定钢铁、水泥等传统制造业在前沿新材料、数字化转型、低碳工艺、重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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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碳足迹核算等方面的相关标准，健全认证和标识体系，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推进传统制造

业“四化”转型。加速技术标准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数字治理、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多边和双边

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⒉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一是加强消费市场环境建设，释放消费潜力。针对抄袭剽窃、制假售假等行为严重挫伤企业

创新积极性和居民消费意愿的现实状况，应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持续健全和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体制，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传统制造业企业持续创新提

供制度保障。加快完善消费者保护制度，依法严厉打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针对直播电商等

消费新模式，明确主体责任清单，加强平台合规治理。支持和鼓励优质制造业企业与消费互联网

平台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引导平台企业将流量资源重点向具备真实产品制造优势的企业倾斜，为

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形成消费增量。

二是畅通低效产能退出渠道，完善企业破产制度。由巡回法庭审理债权债务体量较大的企业

破产案件，避免地方政府因政绩考量干预破产程序。压实出资人清算配合义务与违法责任，健全

市场化法治化破产审判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产能治理领域倾斜，为企业兼并重组营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针对地区支柱型企业退出行为，应配套制定劳动力就业帮扶和社会保障等兜底措施，缓

解过剩低效产能退出市场引发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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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Transformations”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urrent Found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CHEN Sumei，JIANG Feitao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Summary：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gh‑end, intelligent, green, and integrated transforma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four transformations”), China’s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yet they still face deep‑seated structural challenges.  The high‑end transformation faces a dilemma 
between the urgency of breaking through bottlenecks in core technologies and the long‑term nature of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compounded by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rapid industrial outward migration,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nd insufficient high‑end supply.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s constrained by barriers to the flow of data factors and the 

“islands of transformation” amo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faces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green trade barriers and redundant low‑end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integrated transformation is hindered by 
low industrial penetration and insufficient supply of high‑end services.
  To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target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ursue the four 
transformations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pecifically, the high‑end transformation should place equal emphasis on shoring up areas of weakness and consolidating 
the strengths;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should balance digital empowerment with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should focus equally on low‑carbon production and the supply of green products; and the integrated 
transformation should place equal emphasis on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and service‑sector empowerment.  
  Therefore, multipl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to rejuvenate and upgrad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irstly, in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old to new growth driver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consolidating found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acceler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dynamic adaptabil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should be enhanced by leverag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the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by adapting to new changes in consumption 
patterns.  Secondly, in fostering a robust industrial ecosystem,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ollaboratively promote the four 
transformations among large, medium‑sized, and small enterprises by cultivating key market entities and support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o strengthen market support by enhancing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s and providing 
transformation funding.  Thirdly, in terms of rebuilding the industry order, the standard system and rul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improved to guide the market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non‑price competi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behaviors should also be regulated by optimizing the consumption market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ing a smooth channel 
for the exit of inefficient production capacity.
Key words：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igh‑end transformation;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green transformation; 
integrate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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